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际大都市，有更多机会。家乡张家港是苏州下辖的一

个县级市，比较起来与苏州之间交通更为便捷，但后

来因为上海的设计公司开出的薪金更高，宇平果断选

择了上海。

如今，上海虹桥到张家港之间的高铁已经开通，加

上宇平买了车，两地交通不算是大问题了。“我们公司

的上海同事，‘95 后’‘00 后’，没结婚的绝大多数

回家与父母同住。”宇平说道。

随着都市圈的扩大，在上海周边，特别是苏州下辖

的一些县级市——昆山、太仓、张家港，出现了一些到

上海上班，下班回家与父母同住的年轻人。一位家在昆

山的年轻人，硕士毕业被上海的单位录取，并在上海买

了房。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，选择将房子租了出去，自

己每天乘坐苏州轨交 11 号线换上海轨交 11 号线通勤。

原因在于其工作单位在上海徐家汇，从昆山家中到单位，

单程通勤时间大约 1 小时 10 分。

在宇平的父母看来，有条件让孩子回家住，家里房

子大住着舒服，甚至工作也不耽误，挺好。

在纽约，一居室动辄房租上三千美元，刚毕业的年

轻人每每要拿一半月薪付房租，而更令许多美国中青年

犯愁的是——学生贷款“缠身”。

2008 年出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，直到 2004 年 43 岁

时才还清学生贷款。美国教育部联邦学生援助局统计显

示，截至 2026 年第一季度，全美 50 岁及以上仍然背负

学生贷款的中老年人口高达 950 万人，债务总额约 4520

亿美元。其中，62 岁及以上的“背贷人”超过 300 万，

远高于 2018 年的 180 万人。至于美国的学生贷总额已

高达 1.7 万亿美元，25 岁年轻人中 45% 平均背负 2 万美

元学贷！

两相比较，中国的学生也有一部靠助学贷款完成学

业，却很少出现如美国这样巨大的背债群体。总体上，

中国公办高校的学费要比美国便宜得多，每年大致 5000

元至 7000 元人民币。而美国公立大学一般还要对学生

加以区分，比如本州学生每年约 1 万到 2.5 万美元，而

宇平一开始也曾怀疑——毕竟在上海的出租屋住着时，

白天室外挺热闹的，每每有人声打扰他思考。回到张家

港以后，老妈帮他在自家二楼特别辟出一间设计室，安

安静静，很有氛围。

每个月有几天宇平会去上海的公司开会，一脚油门

也就到了。有时候晚了回不来，找家快捷酒店开间房，

比整月租房总归便宜不少。

最近，宇平看到很多美国年轻人回家与父母同住的

新闻，他想：“我难道赶上美国年轻人的潮流了？”

其实，早在刚进入 21 世纪 20 年代，欧盟统计局就

曾发布报告，显示超过六分之一的欧盟年轻人成为“尼

特族”。所谓“尼特”，指“既没有工作也没有上学，

也 不 参 加 就 业 辅 导”（not in employment, education or 

training 的英文缩写“NEET”）的年轻人。有媒体将尼

特族同中国人所说“啃老族”、美国人所说“归巢族”

作比较。

但显然，宇平并非“啃老”人士，他认为自己回到

父母家居住，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。上海开放大学

教师、上海市婚姻家庭研究会理事李爱铭博士向《新民

周刊》记者分析：“当下中外青年‘归巢同住’现象，

表象相近，但背后家庭生命周期变迁逻辑截然不同。以

美国为例，美国年轻人回归原生家庭，更多是经济压力

驱动下的被动选择。而中国返乡青年选择回家同住，是

多重因素叠加的主动或半主动选择。国内一方面大城市

生活成本高，就业竞争加剧；另一方面县域发展机会增

多，返乡创业、灵活就业成为可行路径。从家庭生命周

期视角看，这并非简单退回传统大家庭模式，而是现代

家庭对代际支持的重新配置。”

主动与被动

宇平是“准 00 后”。刚毕业那会儿，他从就读的

苏州高校到上海找工作。他的想法很简单，上海是国


